国家“名医工作室”团队的学习机制
         ——以江苏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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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以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以下简称“名医工作室”）政策为背景，通过分析“名医工作室”知识转移中学习的内在机制来研究中医知识的有效转移。方法：运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分析中医知识传承转移过程中的学习机制。结果：中医知识传承转移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也是一个社会学习过程。中医知识转移主要是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和转移，知识转移的内在模式是转移主体与环境之间不断地交互、反馈，共同促进知识转移的发生与发展。中医知识转移中学习的发生源于知识势差和知识接受方的需求与期待，但知识转移的根本动力在于环境的压力或激励以及系统内部适应性机制和竞争与合作机制的协同作用。结论：国家政策应有促进中医药隐性知识转移的措施，在促进知识转移的同时促进中医药文化转移，才能真正将中医药这种智慧型知识传承下去。
关键词：复杂适应系统；中医知识转移；团队学习机制
中图分类号：   R2-03                              文献标志码：A

Research of Team Learning Mechanism of the Inheriting Studio of National Famous Old Chinese Medicine Experts with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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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Study the effective transfer of Chinese medicine knowledge with "the inheriting studio of national famous old Chinese medicine exper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tudio of famous doctors ) as the background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learning mechanism of "the studio of famous doctors". Methods: Use the theory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o explain the learning mechanism in the transfer and inheriting of Chinese medicine knowledge and to research the internal mode and power sources of team studying of Chinese medicine knowledge. Results: Chinese medicine knowledge inheriting and transfer system is essentially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and also a social learning process. The knowledge transf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inly is the explicit and transfer of tacit knowledge. The internal model of knowledge transfer is that the subjects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he environment constantly interact with and give feedback to each other,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the transfer of knowledge, the occurrence of learning is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knowledge and the demand and expectation of the receiving party. But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knowledge transfer lies in the pressure of the environment or incentive,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adaptability mechanism of the system and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Conclusion: National policy should have th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transfer of tacit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se measures can promote the transfer of knowledge and promote the transf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simultaneously.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truly inherit the wisdo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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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医药知识代际传承问题
1.1 现代教育模式与中医药人才培养
近代以来，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仿效西医的“院校教育模式”进行学科化、规范化与标准化授课培养，学院培养以传授知识为核心，集中教学、规范培养过程、高效大批量产出人才，构成以中医药院校的教师、课本、学生为中心的现代院校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注重的是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掌握、现代医学知识的应用，也就是说，通过院校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大多是掌握中医药显性知识的人才，而对于中医药传统的隐性知识部分，特别是临床辩证思维与经验技能部分的学习却相对缺乏。为了弥补院校教育的不足，进一步培养高水平的、具有较好岗位胜任力的中医人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10年成立了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以下简称“名医工作室”）的建设项目。该项目采用了中医传统教育的师承模式，借鉴现代院校教育中的团队加导师制的方法建设国家级“名医工作室”，专门为一些国家级名老中医药专家成立工作室，挑选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医师跟随名师学习，在团队知识传承中系统地研究名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重点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特色与辩证思维方法，在跟师学习辩证施治的过程中耳濡目染、揣摩推敲，领悟中医药知识的精髓。运用传承平台建立和培养一批梯队合理、结构稳定的传承队伍，形成“老—中—青”传帮带的格局，系统整理、继承、创新以及推广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观点与临床经验，促进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1]。运用团队学习模式探索建立中医药学术传承、创新和推广应用的途径及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有效方法和机制，培养出一批高素质、高层次的中医药特色人才，由此保障中医药事业的继承与健康发展。
1.2中医药知识与文化智慧
    依据Polanyi的知识分类，中医药知识可分为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隐性知识是主观的，难以被编码或表达的；而显性知识是客观的，可以用文字、图像等表达出来的。中医药知识中蕴含着许多隐性知识，如隐喻性概念、藏象范畴、取类比象知识、五运六气文化智慧等，这些知识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运用中国哲学智慧才能理解中医的阴阳统一转化知识、五行生克乘侮知识、藏象表里知识和经络腧穴知识等。这些靠智慧把握的知识不具备规范性和明晰性，每个医生在临床中对这种哲学化的知识依据其存有的隐性知识结构有不同的理解，在理法方药运用过程中形成了个体的经验和技能，其中关联性的认知模式的知识就属于一种心智模式。
中医药知识的传承需要学习和理解中医药经典文献，这些中医药的理论知识是古代名家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存在于中医药的相关书籍中，由于“医者，意也”，言有尽而意无穷，表达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学习中，人们通常只能把握语言和文字的直译与直接外延，而对这些文字背后的意义、时代背景和文化价值难以直接把握。
中医药知识传承的生命力在临床，名师的临床经验、诊疗技能与学术思想特色是隐含在经验之中的，这一部分知识难以被编码或用文字表达出来，而这正是中医知识需要转移的精华所在。进一步说，中医知识又是在一定的具体情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医文化情景。中医的思维方法和认知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2]。例如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即为中医学的文化背景之一，天、人是同构的类似系统，天有五气，地有五行，人有五志和五脏，遥相对应，这就需要运用整体直觉的能力去理解、洞察与把握。中医书本上的知识是可以被共享的，但隐含在字里行间和文字背后的意蕴却是一般人难以认知的。名医的许多核心知识在于临床实践中，在传承中需要通过知识传递方的表征以及接受方的领悟来实现从个体到个体的知识转移，因此中医知识对于个体与情景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基于经验的隐性知识是内化在中医师的已有知识图式中的，在对病人辩证论治、对症用药的过程中被无意识地、不自觉地调动出来，而不是形式化的推导与规范性操作，因此中医知识在具体情景中的使用具有无意识性，这种知识在课堂上和书本上都是学不到的。
1.3 中医药知识的转移与分享
中医药的传承最关键的是知识转移问题。知识转移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技术与创新管理学家Teece提出，其认为通过技术以及管理方法的国际转移可以促使企业积累大量有价值的知识，从而缩小地区差距[3]。此后，不同学者也给出了关于知识转移内涵的界定。在强调知识转移的过程方面，Szulanski将知识从源单元到接受单元转移的过程划分为初始、实施、调整、整合4个阶段，认为转移是需求动机导致的有目的、有计划的知识共享[4]；Davenport和Prusak将知识转移划分为知识传递和知识吸收2个阶段，认为知识的吸收过程与传递过程同样重要[5]；左美云从动力学角度认为转移是由知识势能引起的，认为知识转移是知识从势能高的主体向势能相对较低的主体转移并伴随着知识使用价值让渡的过程[6]。在强调知识接收方对知识的运用上面，Darr和Kurtzberg认为只有当知识贡献者分享的知识被知识接受者所应用时，知识转移才发生[7]；Holtham从知识结构和知识创新的视角认为知识接受方应具备相应的知识基础，并对知识有重建的行为才能完成转移[8]。——以上文献的引用未在文后参考文献中体现！本文在综合上述学者对知识转移定义的基础上，认为中医药知识转移是指知识通过传输途径有目的、有计划地从势能高的发送方传递到势能低的接受方，并被接受方内化、创新以及应用的过程。结合中医药知识的特征，认为针对中医药显性知识，接受方可以通过阅读和学习相关书籍来实现转移；而对于中医药隐性知识，更多的则是通过在具体诊疗情景中名师的言行举止以及面对面的交流来实现知识在名老医师（知识发送方）与中青年医师（知识接受方）之间的代际转移。
2  “名医工作室”团队知识转移中的学习机制分析
“名医工作室”建设是一项国家工程项目，也是一项公共政策措施。其价值一方面是抢救和挖掘名老中医药专家一生积累的宝贵的文化、知识和技术，另一方面是快速培养一批继承与研究人才，运用工作室平台组建和培养稳定的传承队伍，以师带徒的传承模式围绕每个名老中医药专家展开学习和研究工作，有效转移中医隐性知识和技能。由于名老中医药专家与中青年医师之间存在一定的知识势差，中青年医师通过跟随名医的学习和诊疗活动，学习老师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与诊疗技巧，在诊治具体的病证时，对老师诊疗行为中的隐性知识进行体悟和归纳总结，在老师具体的诊疗情景中，将通过交流、互动与提问获得的灵感内化到自身的认知图式当中，从而实现知识的转移。老师通过开展定期小组讨论、提问答疑、学术沙龙等讨论的形式“传道授业解惑”，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和临床能力。在团队协作氛围中，学生们通过对名医诊疗经验以及用药特色规律的整理与总结，提炼其有特色的学术思想，以出版名医知识与思想相关专著的形式推动中医药知识的完整继承与创新，实现优秀中医药知识的共享与普及，以此来提高中医药服务临床诊疗的整体水平。
“名医工作室”是继承古代的培养模式，建立中医药知识转移的现代学习机制，促进中医药知识代际转移，尤其有利于中医药隐性知识的学习，形成知识转移平台[9]。“名医工作室”又借鉴高校导师制精英培养模式，建立团队学习机制，运用团队规范化培养方式。在传承团队中，名老中医药专家可以集中精力传授文化、知识和技能，注意表达与传递隐性知识。团队中的青年医师集中精力观察、模仿名家进行学习，更注意在名医的诊疗过程中模仿、理解、吸收、获取隐性知识的内在路径、方法和机理。
“名医工作室”形成一个社会学习的复杂适应系统，使知识转移系统演化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系统内部，系统构成的主体元素在对环境的适应中发挥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一方面，名师在与学生交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根据学生学习行为效果的反馈，不断地调整组合自身的知识结构与临证行为方式来适应学生需求，实现与客观环境的共生[10]；另一方面，学生都迫切需要学习名师的学术思想、思维方式和临证经验，增强了主体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并运用自己的理解力、判断力和推理能力产生创造性。这样，系统在其适应性主体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之间反复的非线性交互过程中实现了进化与发展，在宏观层面上呈现出新的状态与结构，即“涌现现象”的发生。因此，师生适应性主体的传递和学习能力在促使团队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整个团队系统的知识演化。
“名医工作室”创新了一种团队集体学习情境，这种团队氛围下的学习机制不是简单的个体的刺激-反应的联结，而是团队成员在“名医工作室”社会荣誉的品牌意识下主动认知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事业传承价值的情景下进行学习，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医药文化对中医药知识传承的作用，积极继承传统中医药文化和技术特色，同时适应现代社会需求不断去发现、获取以及同化新知识，并且根据团队知识服务所产生的防治疾病效果和外界的正负反馈信息来及时调整团队学习行为以及更新团队自身知识结构。“名医工作室”的学习氛围有利于增强团队凝聚力，促进中青年医师学习，这种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环境能够能有效促进学生观察、理解和吸收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学生通过现场观察名师的诊疗行为及其干预疾病的效果而模仿和习得一些思维方式。尽管名师的心智活动不能直接观察到，学生可以通过思维验证即通过诊治疾病的结果进行检验来完成，继而对老师的临证思维技巧即中医药文化的观念化操作进行理解和分析。
而且在团队氛围中，学生与其他共同学习的个体的讨论交流中，以及与环境进行新信息的交流中，能够不断地获得反馈来提高和改进学习临床的能力和水平，在团队知识转移中形成研究探索能力，从而获得创新能力。
3 江苏省“名医工作室”中医知识转移显性效应分析
3.1国家“名医工作室”政策目标与江苏省“名医工作室”显性绩效对比分析
为了更好地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和技术专长，提高广大中医药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2010年起，每年拨付专款，开展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国家“名医工作室”政策效果如何，需要进行阶段性总结和评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第一批成立的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近几年的建设成果进行了总结，于2015年编撰完成了《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成果概览（第一辑）》一书，其中江苏省收录了朱秉宜工作室、夏桂成工作室、谢昌仁工作室等6所名老中医药传承工作室的建设成果。本文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及的预期成效：3年建设期间，最少出版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著作1部；发表6篇论文以上；名老中医药专家擅长的常见病、疑难杂症诊疗方案的制定不少于3个；重点培养传承队伍中至少7人；接受进修学习人员不少于10人；举办国家级（省级）以上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不少于3次等，整理完成江苏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成果如表1所示。


表1 江苏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成果概况
	成果


      
	朱秉宜
工作室
	夏桂成
工作室
	谢昌仁
工作室
	张志坚工作室
	王灿辉工作室
	干祖望工作室
	丁泽民工作室
	平均值

	导师主要论文量/篇
	30
	100
	30
	37
	60
	400
	40
	100

	导师主要著作量/部
	2
	20
	1
	1
	30
	5
	1
	9

	培养传承人/个
	8
	14
	14
	10
	12
	10
	16
	12

	工作室著作量/部
	2
	2
	2
	5
	1
	3
	3
	3

	工作室论文量
(人均论文量）/篇
	3（0.36）
	4（0.29）
	4（0.29）
	5（0.5）
	5（0.42）
	4（0.4）
	4（0.25）
	4（0.33）

	接受外来单位进修人员/人
	70
	100
	46
	16
	15
	11
	30
	
41


	举办国家（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项
	4
	30
	4
	0
	1
	3
	7
	7

	形成专病诊疗方案/个
	1
	2
	3
	3
	3
	3
	2
	2

	研发开发院内制剂/种
	0
	1
	0
	3
	0
	1
	1
	1

	申请或批准的知识产权/件
	0
	0
	0
	0
	0
	0
	3
	0.43

	工作室成果总数/项
	88
	153
	73
	42
	37
	35
	66
	/


注：1）数据来源于国家中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成果》；2）工作室成果中不包含导师个人成果

根据表1可以看出，各个工作室培养传承人的数量、接受外来进修人员的数量以及出版的专著量基本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预期的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建设效果；但是由于各个名师的社会资源和学生资源差异、名师的社会活动能力及精力的不同，成果还是有较大差异，如朱秉宜工作室培养了8名传承人，仅占丁泽民工作室传承人数的1/2，也低于江苏平均发展水平（12人）；各个工作室的著作量全部达到国家预期，张志坚工作室达到5部，是国家规定的5倍；在接受外来人员学习方面，夏桂成工作室表现最为突出，超过国家预期的10倍。
我们从表1还可以看到，江苏省7所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举办的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平均值达到了7次，远超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预期的3次；但是数据也反映出了各个传承工作室的建设效果有较大差异，比如夏桂成工作室举办了30余次的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而张志坚工作室根据统计信息，并没有举办过继续教育项目。
3.2  国家“名医工作室”团队学习隐性知识的影响因素分析
江苏是文化发达、名医汇集的地区，尤其是明清以来，学派纷呈、名医辈出，产生了孟河医派、吴门医派、三阳医派等，近代中医最高成就温病学说就产生于此，选择江苏省“名医工作室”做分析具有典型意义。我们发现虽然江苏“名医工作室”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国家作为主要效果衡量标准的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发表的论文量距离预期成效还有一定的距离。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预期最低效果0.85的论文发表率（7个传承人，最少发表6篇的标准），但从表1中可以看到，江苏省7个工作室的平均论文发表量仅为4篇，平均论文发表率低至0.33，没有一个工作室达到国家预期效果。其中，丁泽民工作室仅发表了4篇论文，论文发表率更低至0.25，距离预期效果0.85相差甚远。除此之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中没有特别提及的形成专病诊疗方案个数、研发开发院内制剂个数、申请或批准的专利的知识产权个数等要求,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在发展中取得的效果都未能达到理想目标。
对此，我们认为国家对“名医工作室”的指标都是显性知识的表现，没有注意到隐性知识问题，未能体现中医药知识转移的特殊性。基于这种假设，课题组又对江苏省“名医工作室”进行了重点访谈。如图2所示，通过对江苏省的国家“名医工作室”深入的访谈，我们发现“名医工作室”的中医隐性知识转移过程中受到一些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在知识的发送方、知识的接受方、知识的特性以及具体的情境4个方面[11]。
首先，在团队知识转移的过程中，知识发送方的表达、传递意愿与能力对团队的学习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名医对于知识共享的意愿是知识转移的前提。Constant等[12]认为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人们乐于分享显性知识而非隐性知识，除非能够获得一定的个人利益。中医隐性知识是名老中医药专家在长期的临床诊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具有很大的临床实用价值和竞争优势[13]，由于我国缺乏中医知识产权保护，名医传承给学生会失去知识垄断优势，从而危及自身的生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课题组访谈了国医大师周仲瑛工作室、夏桂成工作室、朱良春工作室和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诸方授、单兆伟、李七一等，发现由于这些专家的社会声望很高，不担心知识转移会危及自己的地位，都愿意转移，但是我们发现名医的隐性知识表达能力即显性化能力有较大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隐性知识转移。同时访谈发现，老师与学生团队的建立之间有利于激发老师的表现力，有利于知识传递能力提高，老师更积极运用恰当、准确的比喻、类比方法诠释隐性知识。
其次，知识接受方的接受意愿与吸收能力对隐性知识转移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既往对知识转移意愿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侧重于知识发送方的转移意愿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接受方的接受意愿，事实上，知识接受方的接受动机同样会影响知识转移的效果，这里的动机包括学习者对所传递知识的兴趣、信心、自身的目标以及传承的信念与使命感等。Baughn等[14]的研究强调了知识接受者学习意愿的重要性，认为接受方被动的、缺乏积极性的学习会导致知识转移效果的低下；相反，如果知识的接受方主动去思考、获取知识，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知识转移的发生、提高转移的效果[15]。当然，仅仅具备知识接受的意愿是不够的，学习者还得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才能顺利地完成知识的转移。吸收能力的概念最早由Cohen和Levinthal提出，是指学习者辨别知识噪声，选择有效知识并将其消化进而利用的能力。课题组在访谈中发现，由于中医药知识是非主流科学知识，学生对中医药知识的信念、信心对知识转移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上经常出现中医不科学的言论，中医复杂科学的特点还未被认识，而且学习中医药知识需要很高的悟性，许多思维不是常识层面和认知层面的问题，而是智慧层面的问题，因此，知识接受方的中医药文化素养、价值观对中医药传承有重大影响，这是其他研究知识转移中没有出现的问题。
再次，中医药知识的隐性特征也对团队知识转移学习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医知识的隐性特征使知识转移产生黏滞性。中医的概念往往“道不可名”，中医理论的哲学是“理一分殊”，这种知识需要“医者，意也”的慧悟思维方式。中医诊疗中临床思维的辩证性、意会性、知常达变的灵活性形成医家的临床体悟性都体现在“意”字上。有些技能                                                                                                                                                                                                                                                                                                                                                                                                                                                                                                                                                                                                                                                                感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就是说有些中医隐性知识和技巧无法通过逻辑推导的方法清晰地表达出来，而只能通过意、象、言等意会的方法去领悟[16]。在访谈中我们注意到，传承双方的传统文化素养、知识结构相似或相近有利于知识传递双方良好的沟通能力提高，接收方的传统文化和知识能提高知识接受方的理解力及悟性，因为知识传递主体之间的沟通能力反映在知识发送者的信息编码能力以及接受者的信息解码能力两方面。中医知识复制转移的内在模式要求双方具有相似的心智模式，知识发送者对中医知识进行恰当表征的同时，知识接受者能运用自身已有的认知图式去准确地理解。
[bookmark: _GoBack]最后，团队组织情境对知识转移产生重要影响。中医药知识也是一种情景依赖性知识，中医“三因制宜”的诊疗原则就是因地、因时、因人的不同而采取的个性化诊疗方案。“名医工作室”的情境对知识转移过程的观察学习有重要影响，接受者在这种实际的观察活动和跟师操作将表现于外的临床行为结构转换成相对稳定的内部认知结构[17]，在自己的临床活动中再将这种内部认知结构转换成实际的诊疗过程，将名医的思维替代性地产生出来。
中医药知识传承中最难学习的是名医的心智模式，尽管心智活动不能直接观察到，但是可以通过思维验证来体会，学生通过实演经验理解，将老师的思维技巧进行观念化操作，模仿名医的思维行为在临床获得的结果来进行检验，完成替代性心智思维模式的转移。
4 总结
第一，本文利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成果总结，对比国家的政策目标，发现江苏省第一批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效果不太理想，经过深度访谈发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指标没有注意对中医药隐性知识的传承。
第二，“名医工作室”团队学习情境对“名医工作室”知识转移有重要影响，国家制定的促进名老中医知识传承的政策应包含情境要求。医院组织环境和团队的组织支持感是关键因素，国家要有对医院组织支持“名医工作室”的具体要求。
第三，中医药隐性知识转移效果与学生传统文化理念价值观和对中医药的信心有很大的关系，国家在促进中医药知识转移的同时要促进中医药文化转移，这样才能真正将中医药这种智慧型知识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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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江苏省名老中医药传承工作室访谈概要
访问类目
 受访者

	
	国医大师周仲英工作室
2015年10月24日
	国医大师夏桂成工作室
2015年9月12日
	国医大师朱良春工作室
2013年3月23日

	

知识的发送方
	1.要想发展好中医，必须经由名师带学生的形式
2.老师都愿意将自己擅长的知识传给学生
	1.师徒相传是中医传承的有效形式
2.老师在教授过程中的表达很重要，这种能力需要在教学中形成和提升
	1.现在有部分老中医是保守的，自己的经验不肯外传
2.为人师者应讲师道、师德，这样才是好老师

	



知识的接受方
	1.学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肯努力学习才能学好
2.现在学习中医最大问题是信心和信念问题。学生要坚信中医的价值，坚持不懈，才能成功
3.学生要有悟性，才能举一反三
	1.现代学生学习中医要有点牺牲精神，意愿要强，强迫学不行
2.学中医要有信念，才有主动性
3.学中医要有悟性，阅读经典和临证体会都需要悟性
	1.学中医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实践是根本
2.学生要有刻苦努力精神
3.学中医知识面要宽，要研读传统文化经典和其他各类书籍

	



知识的特性
	1. 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学生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2. 中医讲仁术，知识与医德联系在一起
3.中医思维是哲学辩证思维，知识与哲学相互融合

	1.中医知识与天文、地理知识融合一体
2.中医古籍中的文字记叙常是简练浓缩的，同样的词句会造成不同的理解
3.中医临床要结合五运六气、月亮潮汐变化规律思考疾病发展的规律
	1． 中医融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技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2.中医知识讲究天人合一，顺应自然

	




具体情境
	1.国家“名医工作室“对中医的传承是很好的模式，一定要建好这个平台
2.国家这个政策很好，但目前缺乏对学生激励政策，希望将来可以完善
3.师生讨论交流很有作用，教学相长，共同提高
	1.目前组织对师生双方均无什么激励措施
2.工作室的成员不能享有工作量减免，职称评定时也未把成绩列入优先因素，因此工作室真正的组成成员一般只有一师一徒，距离政策预期目的尚有一定距离
	1.各级组织要多关心支持，要有具体措施
2.老师对建立一个融洽、和谐的关系起重要作用
3.工作室好的学习氛围大家都可得益，而且工作室之间应该相互交流、共同发展



注：国医大师朱良春已于2015年12月14日去世

